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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国的希望
创世记 10:1-32
创世记 10 章中的名字提供了一幅历史黎明时期已知世界的奇异口述地图。作者三次（先是雅弗，接着是含，最后是闪）说明这份名录是按照“他们的宗族、方言、地土、邦国”编排的（31 节；参 5, 20 节）——这在我们的脑海中勾勒出一种民族、语言、地理和政治称谓的复杂交织。17 节中列出的迦南后裔，在我们听来就像昆虫学家开出的除虫清单——“希未人、亚基人、西尼人”，还有白蚁（termite）！
然而实际上，这份“万国表”有着精心构建的对称性。例如，当我们将挪亚儿子们所出的国家加起来时，我们发现总数是七十个——这是我们在创世记中经常看到的 7、10 和 70 倍数的又一个例子。在这里，它暗示了全体性——即地上所有的万国。
显而易见的是，尽管复杂，万国表是建立在挪亚三个儿子——闪、含、雅弗——的家族对称之上的。雅弗族构成了摩西世界的“地理地平线”，即已知世界的边缘。雅弗的七个儿子——“歌篾、玛各、玛代、雅完、土巴、米设、提拉”（2 节）——大多居住在迦南的北方和东方，说印欧语系的语言。歌篾居住在里海以北。土巴和米设在黑海南岸附近定居。提拉住在黑海以西的色雷斯。玛代占据了里海以南的地区，即后来的米底亚。雅完则居住在希腊南部的爱奥尼亚。雅完的儿子们分布在地中海北部，向西远至他施（即西班牙南部）。
含的四个儿子——“古实、麦西、弗、迦南”（6 节）——主要定居在非洲东北部和埃及、地中海东部以及阿拉伯南部。古实居住在埃及以南的尼罗河上游地区。“麦西”在这里实际上意为“两个埃及”，指上埃及和下埃及。没有人确定“弗”被安置（put）在哪里！但迦南定居在后来因非利士人而被称为“巴勒斯坦”的地方。15-19 节提到的迦南后裔读起来就像是以色列宿敌的“头号通缉令”。
闪的五个儿子——“以拦、亚述、亚法撒、路德、亚兰”（22 节）——是闪族人。以拦的后裔住在北部的米底亚和南部的波斯湾之间。亚述的后裔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亚述人。亚法撒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迦勒底人的祖先。路德的后裔是小亚细亚的路德人。而亚兰人居住在今天的叙利亚。在闪的后裔中，最重要的名字是希伯（参 24, 25 节）。“希伯”（Eber）这个名字与“希伯来人”（Hebrew）一词有关——因此希伯被认为是希伯来人的祖先。最终，“希伯来人亚伯兰”（14:13）通过法勒分享了希伯的血统，正如从闪到亚伯兰的家谱所示（参 11:16–26）。正是通过亚伯兰，挪亚对闪的祝福才最终得以实现。
我们在万国表中看到的是对上帝在洪水后给挪亚之使命的回应：“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”（9:1）。因此，万国表以扩张性的语气结束：“这些都是挪亚儿子的宗族，各随他们的谱系邦国。洪水以后，邦国就从他们分出来，遍在地上”（32 节）。正是从这些地理地平线出发，世界人口散布到世界各大洲——印度、亚洲、海岛以及夕阳之外的大陆。
万国表那超越性的真理在于它给出了“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类现实之普世视野”（布鲁格曼 Brueggemann）。这张表宣告了所有民族的相互关联性。我们都有相同的祖先。我们所有人——无论“红黄黑白”、粉色、米色还是花斑色——都共有亚当和挪亚的双重父系。我们的 DNA 拥有相同的来源。
这张表还宣告，所有人的存在都源于上帝赋予生命的权力，并要向他负责。使徒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那篇著名的讲道中使用了这一真理，他呼吁崇拜偶像的雅典人寻求那一位真神：
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，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；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，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，有人说：“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”（使徒行传 17:26–28）
神圣有序的列国并置，是为了促进他们转向上帝。
全人类因其共同祖先以及对创造主上帝的责任而联合在一起。但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国人民又因地理、语言、种族和文化而分裂——最重要的是因他们的堕落和罪恶，这使他们既与上帝隔绝，也彼此隔绝。那么，对于这样一个既联合又深刻分裂的民族，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深埋在创世记中：亚当和夏娃因罪经历了与上帝及彼此的分裂，上帝对撒旦的回应是一个预言，应许她的一个后裔将通过伤其头来破坏他的工作：
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；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； 你要伤他的脚跟。（3:15）
那是十字架的神圣预言，描述了撒旦将如何伤基督的脚跟（十字架的受难），以及基督将如何碎撒旦的头（通过基督的死和荣耀复活）。对于那些与上帝及彼此分离（以及同样分裂的全世界）的亚当和夏娃来说，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亚当和夏娃的后裔——最终即耶稣基督。
上帝如何通过太古和族长历史保留这条通往基督的不间断谱系，是创世记的主题之一——这体现在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中，在这些事件中，立约的谱系几乎被抹除，然后又通过既荒诞又崇高的事件获救。我们将首先考察直到 11 章的太古时期是如何保守的，然后是 12-50 章中族长时期的保守。最后，我们将看到这种立约谱系的保守对万国表意味着什么。
太古时期的保守
塞特（3-4 章）。 亚当仔细倾听了上帝对他妻子的谈话。他明白她的一个后裔将伤蛇的头（参 3:15）。因此，“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为她是众生之母”（3:20）。“夏娃”的意思是“生命”。他如此确定她会生下后裔，以至于称他的妻子为“生命”！希望在这一对太古夫妇心中升起。
随后，当夏娃生下长子该隐时，她说：“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子”（4:1）。她的语言是含蓄的信心宣言。亚当相信了创世记 3:15 的应许，因此给她起名“生命”。现在，她以新注入的信心，为了她的“男人”（ish，就像亚当一样的男人）赞美上帝。后来，次子亚伯的降生再次提振了他们的希望。
但情况并非全然美好。一片阴影掠过这后裔。不虔诚的该隐拒绝献上使上帝喜悦的祭物，而“亚伯因着信，献祭与上帝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”（希伯来书 11:4）。愤恨不平、拒不低头的该隐拒绝了上帝的纠正——并谋杀了自己的兄弟！当生命从亚伯眼中逝去，应许变暗了。随着亚伯的死，没有了继承人，没有了那个会挑战甚至碎蛇之头的后裔。
不出所料，该隐的文明走上了“该隐的道路”（犹大书 11），这体现在拉麦那残暴的诗歌中：
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 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 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， 杀拉麦，必遭报七十七倍。（4:23, 24）
黑暗已至子夜。成倍的报复成了常态。
但在这暴力的、没有后裔的黑夜里，闪现了光芒：“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她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塞特，意思说：‘上帝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，因为该隐杀了他’”（4:25）。夏娃的信心也闪闪发光，因为“另立了一个儿子”直译为“另一个种子”，这指涉了 3:15 的应许，即她的种子将碎蛇的头。对于这位众生之母来说，当她怀抱应许时，那是何等甜蜜。此外，上帝的恩典在塞特的谱系中没有徒然，因为“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，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”（4:26）。塞特的子孙们敬拜——更确切地说是宣扬——耶和华的名。总有一天，塞特的后代中会出一个孩子，他将伤那蛇。上帝正在保守他的立约谱系。
洪水（5-9 章）。 该隐和塞特的谱系都繁衍。长寿的塞特派族长的巅峰是以诺，他“与上帝同行，上帝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”（5:24）。尽管有以诺那崇高的榜样，该隐文明在对塞特族的支配地位上却日益增长。通过堕落天使的介入，人将自己交给魔鬼，以至于婚姻和儿女成了私欲与暴力的渠道。上古的英雄是残暴的伟人（Nephilim）。塞特文明变得与该隐文化无法区分，以至于“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”（6:5）。以此，耶和华决定除灭所有人，只留下一人（及其家人）（参 6:6-8; 7:13）。
立约的希望在全人类中缩小到了一个单点。只有一个塞特人保持未被玷污：“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上帝同行”（6:9）。这一个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准备和那不可思议的航程中，“凡上帝所吩咐的，他都照样行了”（6:22；参 7:5, 9, 16）。当洪水结束（参 8:15–18），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、含、雅弗成了实现创世记 3:15 立约应许的唯一希望。虔诚的谱系完好无损。
但这并非绝对安全！挪亚的醉酒失态证明了这一点（参 9:20–23）。危险更由他的儿子含对他父亲愚昧的猥琐快感所证实，这亵渎了父子关系并冲击了创造的良好秩序。如果闪和雅弗也随声附和，立约的应许就会失效。当然，他们没有，因为他们从含手中拿过父亲的衣服，在不观看他赤身的情况下遮盖了挪亚。这是对上帝早先遮盖亚当夏娃之罪与赤身的不经意重演（参 3:21）。因此，它描绘了人类的两大群体：一类像亚当和夏娃，因上帝的恩典遮盖了罪；另一类像含，不尝试遮盖赤身，甚至将其显露。神圣的审判随之而来，挪亚咒诅了迦南，即含最小的儿子，他将成为迦南人的祖先——一个以暴力和情欲著称的民族——也是上帝子民永远的敌人。
挪亚随后以祝福回应：“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”（9:26）。通过祝福上帝立约的名字，我们看到闪（闪族人和以色列人的父）已经与上帝处于立约关系中。正是通过闪，亚当之子塞特的谱系将延续到亚伯兰，即以撒的父、雅各的父。在闪的后代中出了希伯，希伯来人的名字便由此而来（参 10:21）。雅弗族的外邦人也正是通过闪，才得以在“闪的帐棚里”享受属灵的福气（9:27）——这是指最终通过基督而来的福气：“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”（加拉太书 3:29）。
上帝对夏娃之应许的太古保守令我们震惊。这应许在该隐谋杀亚伯时似乎已经结束。但随后婴儿塞特出生了——人便“求告耶和华的名”（4:26）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塞特的谱系几乎被带有伟人的魔鬼化该隐文明所掩埋，“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”。何等的败坏。但上帝通过挪亚和洪水作出了回答。
义人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及配偶是仅有的幸存者。接着，应许缩小到闪（闪族人），从他而出了希伯来人亚伯兰。应许将再次缩小到一个人，即父亚伯拉罕，但这却是为了万国表上所有七十个国家的益处。
族长时期的保守
亚伯兰的血脉经由闪追溯到挪亚，即剩下的唯一公义的塞特人，并经由塞特追溯到亚当和夏娃及其应许——因此上帝给夏娃的应许通过他临到万国表，“地上的万族”。上帝与亚伯兰立的约如下：
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；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（创世记 12:2, 3）
唯一的问题是亚伯兰没有孩子，几年后他向上帝表达了他的绝望：
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啊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；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作你的后嗣；你本身所生的才操必作你的后嗣。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（15:2–6）
那天晚上，当上帝炽热的存在以 8 字型穿过祭物的两半时，他戏剧性地确认了应许（参 15:9–18）。
以撒（15-21 章）。 岁月流逝，依然没有孩子。于是撒莱和亚伯兰决定通过撒莱的使女夏甲来解决。以实玛利出生时，亚伯兰八十六岁（参 16:16）。但以实玛利并不是答案。在亚伯兰九十九岁那年，上帝命令亚伯兰及其宗族受割礼，作为立约应许的记号，并命令他给撒莱改名撒拉，应许她将有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笑了（参 17:17），但上帝坚持己见，指示他给那尚未成胎的孩子起名叫以撒。当割礼完成，撒拉亲自听见上帝的使者再次确认她将在一年内生子。“撒拉心里窃笑，说：‘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’”（18:12）。
因此，尽管亚伯拉罕曾怀疑地笑了，接着撒拉也怀疑地笑了，但当婴儿以撒（希伯来语意为“喜笑”）出生时，他们一起发出了巨大的喜悦之笑。“撒拉说：‘上帝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’”（21:6）。太神奇了！上帝带走了一对在生育方面“如同已死”的老夫妇（罗马书 4:19），给了他们一个儿子，其后裔将多如众星，而明亮的晨星将从中升起！
雅各（25-33 章）。 当应许种子的唯一继承人以撒长大成人并娶了利百加后，她起初也是不育的（参 25:21）。但为了回应以撒的祈祷，利百加怀了双胞胎，他们在子宫里就有先知性的相争。以扫先出生，雅各抓着他的脚跟（参 25:26）。这两个儿子都不体面。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（参 25:34），而雅各则设计夺取它，先是操弄以扫将其卖掉，接着又愚弄他的父亲以撒，在以撒以为是在祝福以扫时骗取了祝福（参 25, 27 章）。
雅各确实通过他的欺诈手段成为了合法的继承人——并不得不逃避以扫的谋杀企图（参 27:41ff.）。是在巴旦亚兰，雅各在诡诈的拉班那里遇到了对手，他为拉班工作了十四年才娶到心爱的拉结（参 29-31 章）。当雅各最终逃离拉班时，他已是一个受过惩戒、清醒许多的人。他必须在归途的另一端面对以扫。但首先，他被定意要在黑夜里与上帝摔跤。结束后，新近瘸腿的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（参 32:22–31）。随后，上帝使以扫对以色列施以怜悯。最后，回到那地，他为上帝筑了一座坛（参 33:20）。雅各——现在的以色列——一直受到上帝的保守、管教和圣化，从而成为以色列支派的父。上帝给夏娃的应许在雅各——以撒之子、亚伯拉罕之子——身上延续。
犹大与塔玛（38 章）。 圣经将雅各之子犹大完全列入基督的谱系。在雅各生命的尽头，他预言犹大：
圭必不离犹大， 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 直等细罗（就是平安者）来到， 万民都必归顺。（49:10）
但犹大绝对是个不像样的候选人！首先，犹大娶了一个迦南女子。她为他生了三个儿子——珥、俄南和示拉。犹大为长子珥找了个妻子名叫塔玛，但由于珥的罪，婚姻非常短暂：“犹大的长子珥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”（38:7）。犹大随后命令次子俄南对塔玛尽丈夫的义务。当他违命时，上帝也叫他死了，只剩下一个还是孩子的儿子示拉。当示拉长大后，犹大并未将塔玛给他为妻。立约谱系通过犹大延续的生物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接着他玛——仅仅是出于对自己身份的担忧（绝非出于对立约责任的关注！）——乔装成迦南妓女坐在路边，刚丧偶的公公犹大便向她求欢。他玛怀孕了，通过揭露犹大的罪责逃脱了死刑，并生下双生子。犹大之子、长子法勒斯与其父亲一同列在基督的血脉中（参 38:29；马太福音 1:3；路加福音 3:33）。
由此我们看到，上帝甚至推翻了人类复杂罪恶带来的痛苦来推行他的计划。这里闪现了恩典，因为弥赛亚的血脉中竟然有和我们一样糟糕的罪人。这预言了我们所有人的希望！
约瑟（37, 39-48 章）。 约瑟的故事也有类似的“罪被转化为善”的转折。约瑟几乎被哥哥们谋杀，随后被卖到埃及为奴，这代表了背叛的顶峰。这些族长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团体！谁能想到约瑟竟然会崛起成为埃及的副手？谁能想到他会智慧地储备粮食应对荒年？谁能想到他的哥哥们会去那里寻求救济？谁能想到他会认出他们？并原谅他们？谁能想到雅各的家人会在埃及并在埃及的帮助下得救？且立约的谱系会得到保守，从而让世界拥有弥赛亚？谁能想到这样的邪恶会被用来成就这样的美善？正如约瑟自己所说：“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”（50:20）。
我们有一位何等的上帝！上帝在人类历史中——就在堕落之人的政治、悲剧、惊喜和计谋正中——推行他的计划。历史有两个作者——人和上帝，但主权引导一切的是上帝。我们大能的上帝守他的应许。即使生活似乎完全失去控制，我们也可以信任他。我们可以期待他通过出人意料的方式施行拯救。
如前所述，创世记 10 章的万国表列出了七十个国家。选择这份清单是因为“七十”旨在传达全体性，即地上所有的万国。它传达了全人类广大普世的统一性。正是在这一个人类中，亚伯拉罕蒙召了。上帝选择亚伯拉罕的原因，是为了通过他的后裔，上帝的祝福能临到“地上的万族”（12:3）。
正是带着这一目的，摩西提醒他的读者，当亚伯拉罕的后裔（即雅各及其子孙和家室）下到埃及时，总数是七十人（参 46:27；出埃及记 1:5）。
在亚伯拉罕之前，列国数目是七十。在亚伯拉罕之后，创世记结束时，他的后裔数目是七十——这与列国的数目完全平行。摩西正用心地让我们知道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个特殊的角色，那就是给全地带来祝福。耶稣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曾差遣七十个门徒。
对于这个在人性及对上帝的责任上如此统一、却因罪而与上帝及彼此如此分裂的世界来说，答案来自于亚伯拉罕最终的后裔——基督弥赛亚。正是这位耶稣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所以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”（马太福音 28:18–20）。

